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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超语理论，本文采用课堂观察与半结构式访谈方法，考察高校中文课堂中来华留学生的超语实践类

型及其动因。研究发现，来华留学生在课堂中普遍通过语言转换、多模态资源协同、多码笔记、双语学

习材料使用以及借助数字工具理解文本等方式开展超语实践。其动因主要包括提高交际效率、促进学习

内容理解、降低学习时间成本、缓解课堂焦虑、核实信息理解、维护文化多样性以及同伴影响。研究表

明，超语实践是来华留学生在特定教学情境中基于现实学习需求形成的常态化课堂语言实践。本文据此

对中文课堂的语言使用观念与教学实践提出相应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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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rounded in translanguaging theory,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types and underlying motivations 
of translanguaging practices among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Chinese-as-a-foreign-language (CFL) 
classrooms at the tertiary level. Drawing on classroom observations an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the study reveals that international students frequently engage in translanguaging through language 
switching, the coordinated use of multimodal resources, multi-code note-taking, the use of biling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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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 materials, and digital tools for text comprehension. The motivations for these practices 
mainly include enhancing communicative efficiency, facilitating content understanding, reducing 
learning time costs, alleviating classroom anxiety, verifying the accuracy of comprehension, main-
taining cultural diversity, and peer influence.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translanguaging constitutes 
a routine classroom language practice shaped by learners’ practical learning needs and the instruc-
tional context.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pedagogical implications are discussed with regard to lan-
guage use orientations and teaching practices in CFL classro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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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来华留学生规模的持续扩大，中国高校汉语课堂日益呈现出多语资源与多文化背景交织的教学

图景。来华留学生通常具有复杂的语言背景，在母语之外往往还掌握英语及其他语言资源，这一现实使

以“目标语唯一媒介”为核心的传统课堂语言观在实践层面面临挑战。然而，国际中文课堂在教学理念

与实践中长期深受语言沉浸教学的影响，逐渐形成以最大化汉语输入为目标的“汉语唯一语码”规范。

在高度多语的学习环境中，这一单语取向不仅难以完全落实，还可能限制学习者对既有语言资源的调动，

从而影响课堂理解、互动参与及学习体验。如何理解并解释来华留学生在真实课堂中的语言实践，已成

为当前国际中文教育研究亟需回应的问题[1]。 
近年来，超语理论(translanguaging)为重新认识多语学习者的课堂语言行为提供了重要理论视角。该

理论认为，多语者在实际交际中并非在彼此割裂的语言系统之间进行机械切换，而是将其全部语言资源

视为一个整合的、动态的意义建构系统[2]。García 与 Li (2014)进一步指出，超语实践不仅跨越语言边界，

也突破语言、认知与多模态符号之间的界限，是一种深度嵌入社会文化情境的实践过程[3]。由此，语言

使用被视为一种实践性活动，其核心并不在于语言形式的“纯度”，而在于多语者如何调动多种语言与

符号资源，以回应具体的交际与认知需求[4]。 
在课堂语境中，超语实践逐渐被视为一种具有教学潜力的语言实践形式。国际学界围绕超语实践的

课堂研究已形成较为系统的研究传统。早期研究主要聚焦于社区语言学校和基础教育领域，通过课堂互

动分析揭示学习者如何借助多语资源进行知识建构与身份协商[5]。随着研究对象的拓展，相关研究逐渐

进入高等教育与学科教学领域，研究发现，超语实践有助于支持复杂学术概念的理解、增强课堂互动，

并提升学习者的参与感[6] [7]。总体而言，国际学界普遍认为，超语实践不仅是一种自然存在的课堂现象，

也是可被合理利用的教学资源。 
相比之下，国内关于超语实践的研究起步较晚，现有成果多集中于理论引介、概念阐释或零散的课

堂个案分析，系统性的实证研究仍较为有限[8]。尤其是在国际中文教育语境中，对来华留学生课堂语言

实践的研究长期受单语教学观念影响，多从“是否使用英语”这一规范性问题出发，对学习者真实的多

语实践方式关注不足。已有研究指出，汉语课堂中英语及其他语言资源的使用具有客观存在性，主要服

务于师生互动、同伴协作及学习任务完成[9] [10]。然而，这类研究多停留在现象描述层面，对学习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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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选择多语实践、这些实践如何在课堂中发挥作用，以及其与学习效率、情感体验和文化互动之间的关

系，仍缺乏基于超语理论的系统分析。 
基于此，本文立足国际中文教育语境，以中国高校来华留学生汉语课堂为研究场域，基于超语理论，

通过课堂观察与半结构式访谈方法，系统考察来华留学生课堂超语实践的主要类型，并重点分析其形成

动因，以期深化对多语课堂语言实践机制的理解，并为国际中文课堂的教学实践与语言使用观念提供经

验支持。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设计，通过课堂观察和半结构式访谈，系统考察来华留学生在汉语课堂中的超

语实践类型及其动因。研究聚焦实践过程和学习者认知、情感及交际需求，而非统计普遍性或频率分布。 

2.2. 研究对象 

课堂观察对象为某高校两门来华留学生汉语课程的在读学生，课程类型分别为《综合汉语》与《汉

语听说》。两门课程以汉语为主要教学语言，同时允许适度使用英语及其他语言资源，为超语实践的自

然发生提供语境。学生主要来自亚洲和非洲国家，汉语水平集中在 HSK 4~6 级，均能参与课堂互动，同

时具备较好英语能力。 
在此基础上，选取 9 名学生开展半结构式访谈(男 6，女 3)，国籍包括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巴勒斯

坦、利比里亚、喀麦隆和印度。受访者语言背景多样，涉及僧伽罗语、乌尔都语、泰米尔语、阿拉伯语、

姆班杜语、英语和印地语等，汉语学习时间 3~14 个月，学习阶段涵盖本科与硕士。 

2.3. 研究工具与数据分析 

本研究主要采用课堂观察和半结构式访谈作为数据收集方法。 
课堂观察通过音视频录制和田野笔记，记录学生在互动、任务完成及文化讨论环节的语言选择、多

模态行为以及数字工具使用情况，重点关注语言转换、多模态协同以及书面与口头实践的交叉使用。部

分课堂片段在观察后进行了转写，并作为结果分析的直接依据。半结构式访谈围绕课堂语言选择的具体

情境、学习困难的应对方式、多语资源的功能认知以及多语课堂体验展开，访谈过程中学生可灵活使用

汉语和英语，以确保能够充分表达真实想法。所有访谈录音均逐字转写，并经受访学生确认后纳入分析。 
数据分析方面，研究采用结构式主题分析法(thematic analysis)，首先进行初始编码，然后通过比较与

整合形成二级主题，最终生成课堂超语实践类型及其动因分类。在分析过程中，研究者反复回溯原始语

料，以确保编码结果与具体课堂语境及学生表述保持一致。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不以统计普遍性为目

标，但在必要处可使用简单出现次数说明现象频次，例如课堂观察中各类超语实践均有记录，用于说明

其代表性，而非进行推论性统计。 

3. 来华留学生课堂超语实践的主要类型 

课堂观察表明，来华留学生在汉语课堂中的超语实践主要体现在口头层面与书面层面，并在具体教

学情境中呈现出多种资源交叉使用的特征。鉴于部分实践在实际操作中存在功能重叠，本文依据其主要

功能指向，将其概括为以下几类典型类型。 

3.1. 语言转换 

由于语言背景高度多样，来华留学生普遍具备双语或多语能力，在国际中文课堂中，不同语言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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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灵活转换成为一种普遍且自然的课堂现象。课堂观察发现，学生在与教师及同伴互动时，常在汉语与

英语之间进行转换；而来自相同语言背景的学生，在特定情境下则倾向于借助母语进行简短交流。 
在《综合汉语》课堂中，课堂语言并未被严格限定为汉语单一语码。教师在发布课堂指令或解释抽

象、隐含性较强的文化内容时，往往辅以英语以确保理解；而在语言操练与表达训练环节，则逐步提高

汉语使用比例。例如，在涉及文化规范或社会语用差异的讲解中，教师会通过英语补充背景信息，以降

低理解难度，并引导学生随后使用汉语进行讨论与表达。 
观察发现，即便教师鼓励使用汉语，当学生表达受阻时，他们仍会暂时转向英语以维持交流的连续

性。在这一过程中，英语主要承担意义协商与交际维系的功能，而非替代汉语学习目标。下列课堂片段

(Excerpt 1)展示了学生如何在特定话轮中利用超语解决交际断裂： 
Excerpt 1：《综合汉语》课堂，讨论中国节日文化 

T (教师)：你们觉得春节有哪些特别活动？ 

S1 (巴基斯坦学生)：我… uh… 我不知道怎么说… in my country, we celebrate Eid similarly. 

S2 (斯里兰卡学生)：我也… we have festivals with family, like Spring Festival. 

T：好，你们可以用汉语试着说“家人团聚”“吃年夜饭”。 

S1：家人……团聚……吃……年夜饭。 

该片段显示，当学生在表达受阻时，通过英语维持了交流的连续性，教师再将其引导回汉语表达，

从而实现课堂语言目标与交际需求的平衡。会话分析显示，学生调动的是整体语言资源，而非在割裂的

语言系统间机械切换。他们选择使用哪种语言基于即时表达便利，而非预先规划，这体现了超语实践的

动态性与自然性。语言转换不仅成为信息传递的工具，也帮助学生解决课堂交际断裂，维持互动的连贯

性，同时体现了超语实践中整体语言库的整合特征。一名受访学生(S1)在访谈中也指出：“有时候我用英

语，有时候用汉语，其实我没有想太多，就是哪个语言现在更容易把意思说清楚，就用哪个。”这一表

述进一步印证了学生在意义建构过程中自然而灵活地调动整体语言资源，而非在独立语言系统之间进行

选择[11]。 

3.2. 多模态与多感官资源的协同运用 

除语言转换之外，来华留学生在课堂中还广泛调动多模态与多感官资源，以辅助交流与理解。课堂

观察显示，学生在课堂互动中频繁结合手势、眼神、身体动作以及空间位置变化，以弥补语言表达能力

的不足。在汉字学习与词汇教学环节，学生常通过手指书写、空中描画笔画等方式强化对字形结构的理

解；在朗读与操练新词时，部分学生会辅以动作或面部表情以增强记忆效果。同时，教材与课件中的图

片、图表等视觉资源也被频繁使用，与语言输入形成互补。 
例如，在一次《汉语听说》课堂的生字操练中，S3在空中描画“森”字时念道：“三…木…木…木…”，

S4 则模仿动作并补充道：“啊，三木组成森，对！” 

这一片段显示，汉字的形义结合特性使手势描画本身成为意义建构工具(iconicity)，学生通过视觉与

动作信号在认知层面加强对汉字结构和意义的理解。 
多模态实践不仅支持认知记忆，也帮助学生在视觉、动作与语言之间建立映射关系，从而形成课堂

中的“超语空间”。这种跨模态策略凸显了国际中文课堂的独特性：非语言资源与汉字文字系统协同作

用，使学生能够在语言表达受限时依然有效地建构意义。在小组讨论活动中，当学生难以仅依靠汉语完

成表达时，他们往往结合手势、面部表情、书写示意或数字工具继续协商意义，以修正理解偏差或引导

同伴注意焦点。一名受访学生(S3)指出：“有时候词不够，我就用手比一下，或者写给同学看，这样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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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容易明白。”这一表述表明，学生并未将意义建构局限于语言层面，而是通过整合语言与非语言资

源，在具体课堂情境中创造了有利于互动与理解的动态空间。正如 García 与 Li (2014)所强调，超语空间

是多语者超越单一语言系统、综合调动多重意义建构资源的动态场域[3]，本研究中的课堂实践正体现了

汉字系统与多模态资源协同作用下的独特超语策略。 

3.3. 多码笔记与双语学习材料的使用 

在书面层面，多码笔记是来华留学生普遍采用的学习策略，其课堂笔记常同时包含汉字、拼音与英

语注释，学生通过抓取关键词并结合熟悉语言进行标注，实现对教学内容的加工与整合。部分学生还会

系统整理中英双语笔记，用于课后复习。这类实践并非简单的对等翻译，而是一种跨语言认知加工策略，

通过多种语言与符号资源的协同运用，将课堂汉语输入与已有语言知识建立联系，从而加深理解并促进

知识整合。例如，一名学生的笔记中将“朋友”记录为：汉字“朋友”，拼音“péng yǒu”，英文备注“friend, 
classmate”，通过关键词标注与符号整合，学生能够同时激活汉语、拼音和英语认知通道，实现对概念的

多维度理解。这种策略在课堂学习中虽需投入额外时间和精力，但受访学生普遍认为，其有助于巩固汉

语知识，同时降低理解难度并提高学习效率。 

此外，双语教材及英文参考资料在课堂中被广泛使用。学生通常以汉语材料为主体，对不理解的内

容借助英语进行对照理解，以降低认知负担并保证课堂内容的有效吸收。结合多码笔记和双语材料的使

用，学生能够在课堂内外灵活调动多语言资源，既支持即时理解，也便于后续复习和知识整合，从而体

现出超语实践在书面学习中的认知与策略价值。这种跨语言、跨符号资源的整合使用进一步丰富了国际

中文课堂的超语空间，使学生能够在有限语言能力下实现高效的课堂参与和学习效果。 

3.4. 数字工具的辅助使用 

移动翻译与词典类应用在国际中文课堂中被广泛使用。课堂观察发现，学生通常将手机作为即时辅

助工具，在遇到理解困难时借助翻译软件或在线汉语词典获取支持信息。 
一名受访学生(S5)在访谈中提到：“我有时候先用翻译软件大概看一下意思，然后再慢慢读汉语，这

样不会完全看不懂，也能学新词。” 

这一做法体现了学生在学习效率与语言学习目标之间的平衡意识。移动应用不仅帮助学生迅速缓解

理解压力，也成为其适应中文学习环境的重要学习工具。 
总体而言，来华留学生的课堂超语实践涵盖口头与书面多个层面：口头实践侧重于互动与交流，书

面实践则主要服务于理解与知识建构。 

4. 来华留学生课堂超语实践的动因分析 

基于半结构式访谈资料的系统编码与主题归纳，本研究识别出驱动来华留学生在国际中文课堂中采

用超语实践的若干关键动因。这些动因在不同受访者之间表现出较高一致性，能够较为全面地解释学习

者在课堂中调动多语言与多模态资源的原因。与既有以英语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超语研究不同，本研究发

现，汉语作为一种以汉字为核心的表意文字系统，其书写形式、形义结构及音义关系的复杂性，对课堂

超语实践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综合分析发现，相关动因可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4.1. 提升交际与理解效率 

访谈资料显示，受限于当前汉语水平，来华留学生在课堂互动与内容理解中普遍面临表达与理解的

双重压力。这种压力在汉语课堂中不仅源于口语表达能力不足，还与汉字所体现的形、音、义分离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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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相关。相较于以拼音文字为主的语言，汉字的理解往往需要同时处理字形结构、读音与语义信息，

这在初中级阶段显著增加了即时理解难度。在此情境下，学习者倾向于通过调动英语或其他熟悉语言，

以维持交际连续性并保障对教学内容的有效理解。 
在课堂互动层面，受访者普遍认为，若在表达受阻时仍坚持使用汉语，尤其是在涉及抽象概念或文

化解释时，容易导致交流中断甚至误解。相较之下，借助英语能够更快完成意义传达，从而维持互动的

连贯性。一名学生(S2)指出：“在课堂上我最担心的是别人听不懂我想说的内容，如果用英语能更快说明

问题，我会先用英语。”另一名学生(S4)也提到，当汉语表达难以支撑交流时，转用英语有助于“把话说

完”，避免讨论停滞。由此可见，超语实践在课堂互动中主要承担交际支架(communicative scaffolding)的
功能，其目的在于保障沟通顺畅，而非回避汉语使用[12]。 

在学习内容理解层面，“理解”是访谈中反复出现的高频主题。多名受访者指出，在全汉语授课环

境中，若无法及时理解关键词或汉字意义，后续输入往往会迅速累积理解负担。在这一背景下，英语被

普遍视为突破理解障碍的重要资源。一名学生(S1)表示：“如果我一直听不懂，后面的内容就更难了。用

英语先明白意思，我才能继续学汉语。”此外，部分学生还将超语实践纳入学习规划之中，作为一种前

置理解策略。有受访者(S6)提到，其在课前通过英语材料了解课程主题，有助于其在课堂中更有效地处理

汉语及汉字输入。 

4.2. 降低学习成本与学业压力 

访谈资料进一步显示，随着来华留学生中以获取学位为主要目标的学习者不断增加，有限的学习周

期与明确的考核要求使学习效率成为影响课堂语言实践选择的重要因素。在此背景下，学习者在语言使

用策略上普遍表现出明显的成本意识，倾向于采用能够降低学习负担的超语实践[13]。 
多名受访者指出，若完全依赖汉语进行理解，尤其是在需要同时识别汉字字形并推断语义时，不仅

耗时较长，还容易因反复猜测而增加认知负担。一名学生(S3)表示：“如果只靠汉语慢慢猜，花的时间太

多，用英语可以更快抓住重点。”对其而言，超语实践能够缩短理解路径，使学习过程更为高效，从而

在有限时间内完成学习任务。 
此外，超语实践还被用于核实理解的准确性，以避免因误解而造成重复学习甚至错误累积。部分学

生在初步理解汉语内容后，会借助英语进行“二次确认”，通过两种语言之间的意义对照判断自身理解

是否到位。一名学生(S7)指出：“我会用英语再想一遍，如果意思对得上，我才放心。”这一做法在一定

程度上降低了因汉字理解偏差带来的学业风险，同时也有助于巩固学习效果。对于医学、工程等专业背

景的学生而言，借助英语或母语在专业概念与汉语表达(尤其是术语性汉字)之间建立对应关系，被普遍视

为一种必要且高效的学习策略。 

4.3. 缓解课堂焦虑并维持参与感 

访谈资料显示，长期处于“听不懂”或“认不出字”的状态容易引发挫败感，并削弱课堂参与意愿。

在国际中文课堂中，理解障碍往往不仅体现在口语层面，还集中体现在汉字识读与书写环节。部分学生

表示，即使能够听懂教师讲解，一旦涉及板书或教材中的生词，仍会因无法迅速识别汉字而产生焦虑。

在全汉语环境中，这种不确定性进一步放大了学生对出错的担忧。 
相较之下，超语实践为学习者提供了一种心理缓冲机制。通过使用熟悉语言确认理解或辅助表达，

学生能够维持课堂参与感并逐步建立信心。一名受访者(S5)坦言：“如果完全听不懂，我就不想说话；能

用英语帮一下，我就敢继续参加。”由此可见，超语实践不仅在认知层面提供支持，也在情感层面缓解

了因汉字理解压力带来的语言焦虑，有助于学习者维持学习动机并持续参与课堂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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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课堂生态、同伴影响与汉字资源的共享 

访谈资料显示，来华留学生课堂超语实践的形成不仅源于个体层面的学习需求，也深受课堂社会生

态与同伴互动方式的影响[14]。在多语言并存的国际中文课堂中，汉字书写、板书结构以及与之相关的手

势描画逐渐成为一种可被共享和模仿的意义建构资源。学生在观察同伴如何通过描画笔画、指示字形结

构或结合英语解释汉字意义的过程中，不断调整自身的语言与多模态使用方式。 
部分受访者指出，在课堂讨论中允许灵活使用多种语言与表达方式，有助于学习者分享各自的文化

经验和理解路径，从而促进同伴之间的理解与联系。一名学生(S8)表示，在不受单一语言限制的交流情境

中，不同文化经验和学习策略“更容易被说出来”，也更容易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与此同时，同伴行

为对学习者课堂语言选择具有显著示范效应。访谈结果表明，新生尤其倾向于模仿同伴在汉字学习中的

超语实践方式，以更好地融入课堂互动。有受访者(S9)提到，在国际学生群体中，多语言与多模态资源的

混合使用已成为一种课堂常态，若完全坚持单一语言反而显得“不自然”。在这一过程中，超语实践通

过同伴互动不断被强化，并逐渐演变为具有群体特征的课堂行为模式。 

5. 教学启示 

基于上述研究发现，本文对国际中文课堂的语言使用观念与教学实践提出以下启示。 
首先，有必要从“单语规范”转向“资源取向”的课堂语言观。研究表明，来华留学生在课堂中采

用超语实践并非出于对汉语学习的抵触，而是基于理解与效率的现实考量。因此，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应

理性看待学习者对英语及其他语言资源的使用，将其视为支持汉语学习的工具，而非必须排除的干扰因

素。 

其次，教师可在教学设计中有意识地引导学习者进行“功能性超语”实践。研究结果显示，不同超

语实践在课堂中承担着不同功能，如促进理解、核实信息或维持互动。教师可通过明确任务目标、合理

设置语言使用空间，引导学生在关键环节(如文化解释、任务协作或专业术语理解)合理调动多语资源，以

提升教学效果。 
再次，应充分关注学习者的情感体验，发挥超语实践在缓解焦虑与增强参与感方面的积极作用。对

处于汉语学习初中级阶段的学生而言，完全禁止使用其他语言可能加重心理负担，反而不利于课堂互动。

教师可在保证汉语教学目标的前提下，为学习者提供必要的语言支架，帮助其逐步过渡到更高比例的汉

语使用。 
同时，教师还应重视课堂社会生态对语言实践的影响，营造包容多样的课堂互动环境。研究显示，

多语言共存有助于促进文化交流与同伴互动。教师可通过小组任务、跨文化话题讨论等方式，鼓励学生

在互动中合理使用其语言资源，从而增强课堂凝聚力与学习动力。 
最后，在教学管理与语言政策层面，应避免将课堂语言使用简单化为“允许或禁止”的二元选择。

相较于刚性规定，更为灵活、情境化的语言使用策略更符合来华留学生多语学习环境的实际需求。通过

合理引导超语实践，国际中文课堂有望在保证教学质量的同时，更好地支持学习者的语言发展与文化融

合。 
从理论层面来看，本研究亦为超语理论在非印欧语语境中的适用性提供了经验证据。不同于以拼音

文字语言为中心的既有研究，汉语以汉字为核心的书写系统使超语实践不可避免地与多模态与身体行动

相结合。国际中文课堂中的超语空间并非单纯的多语言并置，而是语言、文字系统与身体实践高度交织

的意义建构场域。这一发现提示，超语空间的形态与运作方式会受到目标语言类型的显著影响，有必要

在理论建构中进一步关注文字系统与模态差异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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